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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输”字
让家庭教育脱离原有轨道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
育。”这个在上世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
号，成为凝聚起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
的一道行动令，为我国实现九年制义务
教育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0多年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
化的实现，该口号已演化为“不要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众多家长为让孩子
接受最好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大比
拼，成为家长心底里解不开的死结。

江苏省教育厅原副厅长、省教育学
会会长朱卫国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原本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阶段
性口号，放到今天就是一道伪命题，应该
把“输”改成“伤”，即“不要让孩子伤在起
跑线上”。

透过一个“伤”字，赏识教育专家周
弘看到了更多：“这样的伤害，何止是我
们的孩子和家长？实则也是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

周弘说，南京一小学生的母亲因守
着孩子做作业竟导致突发脑溢血被送医
院抢救；江苏一初中生疫情期间因上网
课不认真，父母在检查作业与其争执后，
他竟从自家高楼跳下……“这样的事例
越来越多，许是孩子的行为过于极端，许
是父母的言行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但现
实就是现实，没有如果可言。20多年来，
我为家长们做过太多的报告，一对一辅
导的家长难计其数，归根结底就是家长
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大多丢掉了育儿
的初心。什么是家长的初心？就是教孩
子学说话、学走路时的初心。试想哪个
家长会因为孩子学说话晚打孩子？会因
为孩子走路晚打孩子？”周弘说。

南京中医药大学心理学副教授黄爱
国认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表
象上看是家长进取心的表现，本质则是
社会存在阶层差异引发的焦虑。一些家
长让孩子实现自己没有能力实现的期望
值。他说，择名校、考试排名等所带来的
片面输赢观，让孩子的世界成了人字加
个口，变为“囚”。

焦虑，让家有学生的父母深陷其中

这代父母确实大多焦虑。
《得到》平台负责人罗振宇在2019～

2020跨年演讲时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
整个2019年在微信公众号中，标题同时
具有“教育”和“焦虑”两个关键词的文章
达3470篇，阅读量超过10万，平均每天
近10篇；“家长”“父母”和“焦虑”连在一
起的10万＋文章，达6751篇，平均每天
18篇。

在南京鼓楼区一家教舞蹈的培训机
构里，记者遇到正在学芭蕾舞的陈艺小
朋友，小女孩长得很漂亮、一颦一笑都很
有范，小嘴特能说：“我特别喜欢跳舞，每
次老师都给我两颗星，小朋友里我跳得
最好，得到的星也最多了。”

今年9月上小学的陈艺认真地掰着
小指头数：目前除了舞蹈，她妈妈还给她
报了写字、画画班，每周另有两次文化课
老师一对一辅导，并准备给她报围棋等。

记者不禁感叹：“你喜欢学的课程可
真多。”陈艺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妈妈和
奶奶，小脑袋凑近记者小声说：“其实我
最喜欢跳舞了，但妈妈说其他小朋友都
比我学得多，怕被老师和别的小朋友看
不起。”

陈艺上舞蹈课时，记者与她妈妈聊
了起来。陈艺妈妈当年曾以优异成绩考
入南京大学。谈起给孩子报班，她说，这
也没办法，家家如此，人家孩子都上，你
不上也不行啊。据说一年级的小朋友考
96分，老师就会约谈家长。都知道玩是
孩子的天性，但只要进到家长群，从早到
晚，大家交流的都是给孩子上各种班，为

考名校做准备，感觉不学孩子将来就无
立足之地。“你想想天天看这些，能不焦
虑吗？但不看又不行，家有儿女呀。”

教育研究者沈祖芸说，如今教育是
最受关注但也最能唤起焦虑的话题。比
如一个家长问，孩子 4 岁，英语词汇量
1500个够不够？另一个家长回答，在美
国够了，在北京海淀不够。这种情况让
哪个家长听了都焦虑。尤其是现在的父
母，基本都是高考的受益者，他们深信教
育改变命运的道理，自然把资源都投入
到这条赛道，让下一代重复这个过程。

江苏省妇联所做的一项家庭教育调
查显示，中小学生在休息日或假期用于
学习类培训班的时间远高出课外阅读时
间或锻炼身体等其他文化体育游戏类时
间，其中，江苏苏南地区的孩子比苏中和
苏北地区的长，城市的孩子比乡镇的
长。每个家庭用于学习类培训班的费用
每年基本在5000～10000元不等。

记者在南京等地调研了解到，实际
很多家庭每年用在孩子学习类与兴趣特
长培训上的费用基本是 30000～80000
元不等。

浦口行知教育集团总校长杨瑞清
说，过去认为只是城市的家长重视孩子
的文化课学习，现在农村家长对孩子的
学校教育看得也非常重，家长把时间、精
力、资源、财力全用在孩子的知识教育
上。

谈及当前的家庭教育，杨瑞清给出
了两个字：沉重。他说，现在的家庭教育
已脱离原有轨道，沦陷为学校教育的延
伸。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霓认
为，家长的各种教育焦虑，一方面源自教
育发展水平的不充分、教育资源分配的
不均衡；另一方面也与公众因竞争优质
教育资源产生的社会情绪相关。教育焦
虑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焦虑，是社会转型
期难以回避的社会心理问题。社会竞争
所形成的压力无可避免地流向教育，直
接或间接地传导给了家长和孩子。

“一切以孩子之名”
却鲜有倾听孩子心声

“崩溃了”“受不了”，是不少家长圈
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话，那种因为担心孩
子学业无成的焦虑几乎成了一些家长的
执念。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有很多家长都
为孩子入学花巨资买了学区房，但真到
孩子入学时，又千方百计求人花钱再为
孩子择一所更好的学校。一位初中生的
父亲说，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孩子
能考上好高中。这位父亲放弃了家门口
的学校，舍近求远把孩子送入民办初
中。他一脸愁容地说，只要一想到孩子
的学习成绩，想到他会考入什么样的高
中，就整夜整夜睡不着，速效救心丸就没
离过他的口袋。实际他儿子学习属中等
偏上，从小在母亲的小书店里阅读了大
量课外书，钢琴已过业余十级，但这些在
父亲眼里与中考无关，根本不实用。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儿童发
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飞说，
这位父亲的焦虑在家长中有普遍性。疫
情发生以来，孩子们的称呼多了个“神
兽”，由此暴露出中国式家庭教育的问
题。居家防疫让很多家庭中原本积累的
矛盾无处遁形，问题无法回避，当问题和
矛盾绕不过去就会激化，很多家长最缺
乏的就是亲密关系的冲突解决能力。尤
其是孩子们居家上网课后，很快就有一
些家长批评网课，称自己要被孩子上网
课逼疯了。

家庭教育研究学者认为，有的家长
在“一切为孩子好”的名义下，自觉或不
自觉地控制并钳制孩子，让孩子从幼儿
起就被父母规划了人生，这样的做法影
响了孩子成长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的形

成，违背了孩子的成长规律，违背了教育
的本质和规律。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
中长大，被扼杀的不仅仅是其与生俱来
的独一无二的遗传资质，而且也失去了
生命的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存在感。

心理学家武志红说，“等你长大了就
会懂的”“爸爸妈妈都是为了你好”这些
中国式家庭教育最耳熟的话，说白了就
是父母的控制欲，是“以爱之名”把父母
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无
形中给孩子套上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
实际人生就是这样，无论家长如何竭力
地想让孩子少吃苦、少碰壁、少走弯路，
可是该是他吃的苦他照样得吃，该他撞
的墙一样得撞。“什么是孩子的成长？跌
跌撞撞，有哭有笑，才是成长。”

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部分高三学生
家长围堵在江苏省重点中学南京市第一
中学校门口，原因是该校高考“考砸”了，
要求校长下课。家长们的抗议理由是：校
长搞素质教育，不抓学习，轻视高考。

一些中学校长得知此事后坦言，对南
京一中如何搞素质教育他们没有研究，但
对家长所谓“素质教育会妨碍高考成绩”
的观点不敢苟同。他们认为，没有考试的
教育根本就不是教育，更不是素质教育。
真正的素质教育理应有对高质量教学成
绩的追求，包括高考成绩。素质教育本身
包含了应试，但不仅仅是应试成绩，还有
除此之外的更丰富的人文素养。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陆
一鹏说，基础教育原本有三个基本任务：
一是确保孩子平安健康地成长。二是保
证孩子尽可能多地体验、尝试、实践、参
与，只有让基础教育充满了丰富性，才能
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三是要让孩子学
会思考，学会辨别，否则优秀的品质从何
而来？可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被课业绑
架。尽管上级部门的“减负令”一道又一
道，希望可以解困学校，但哪个学校不存
在三怕——一怕不出力被上级问责；二
怕太认真惹怒家长；三怕校内减了校外
增，减出反效果。

南京市金陵小学校长林慧敏说，现
在很多家长不太注重孩子学习能力、生
活能力的培养与应用，一切都喜欢代办，
剥夺了孩子的创造力，剥夺了孩子从生
活中获得智慧的权利。

基础教育研究专家、江苏省教育科
学研究所原所长成尚荣在谈及“儿童世
界、世界儿童”的教育理念时说，这才是
学校育人的核心主题。走进儿童世界，
对于每个孩子都非常重要，现在关键问
题是做家长的能真正了解孩子吗？做老
师的能真正了解学生吗？现在的孩子很
孤独，住在“水泥森林”中，除了学习书本
知识就是考试，他们整日奔波在学校、补
习班或培训中心之间。

记者走近一些中小学生发现，孩子
们接受采访时情感表达沉稳，对老师和
家长也表现出理解与认同。

在心理学研究学者看来，这很正常，
因为孩子的问题基本出在家长身上，家
长或许意识不到，实际他们的眼神、表情
和语言都会给孩子一种心理暗示。在这
样的环境当中，孩子往往会不由自主、无
可奈何地变成家长想要塑造的那个样
子。一些孩子即便反抗，选择的表达方
式要么是在学校调皮捣蛋，要么沉默寡
言不与父母交流，其目的就是引起父母
重视，希望他们更信任自己。这也是一
到寒暑假，医院的心理科会确诊较多的
少儿多动症或抑郁症的原因。

一位中学生在博文中写道：“我能体
会出家长们的心情，能体会出他们对孩
子不能展翅高飞的心情，那是多么复杂
的心情，是一种莫名的悲哀。但很想对
家长们说，你们用错了教育方法，把你们
的子女锁在房间里，你们知道吗？在我
们心里这不是一个房间，这是一个鸟笼，
一个有书本，有吃的、有喝的，但没有快

乐、没有自由的鸟笼。”

家庭教育立法
能否扛起立德树人之责

有教育学者比喻我们今天的孩子是
活在“第三只笼子”的老鼠。

他说，假设让一个老鼠在笼子里，笼
子外面装一个门，如果老鼠不小心踩了
这个门，门打开后有食物进来，老鼠每踩
一下，食物就进来一次，老鼠自然会一直
踩。第二只笼子里的老鼠每踩一下，不
是食物进来而是被电击，它还一直踩
吗？第三只笼子的老鼠踩一下是食物，
再踩一下是电击，老鼠就不知道是该踩
还是不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家长对
他太好了，就像食物；但同时给他压力，
就像电击，孩子们如同老鼠在第三个笼
子里。

一直致力于立法家庭教育的江苏省
妇联主席张彤说，省妇联进行的一次调
查表明，全省有近50％的家长不知道用
什么方法教育孩子，约八成家长缺乏相
关知识和经验借鉴，迫切需要家庭教育
服务。但现有家庭教育服务资源匮乏，
相关服务机构缺乏必要的准入机制和专
业规范，服务市场混乱，存在队伍专业素
质不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靠单一组织
无法完成。

在张彤看来，家庭教育必须走出一
条由政府主导，教育、妇联、民政等相关
单位倾力配合，齐抓共管的法治化治理
道路。

2019年 6月，《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正式颁布实施，并确定每年5月15
日所在周为江苏省家庭教育周。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是
起草组专家之一，他在数十年的教学生
涯中，始终关注家庭关系及少年犯罪问
题研究。她坦言：少年犯罪问题，几乎百
分百是问题家庭所致，立法家庭教育要
从本质上溯源到教育的初心内核。

陈爱武认为，长期以来，教育最忽略
的是对人的成长教育，而家庭教育是一
个人长成的关键。首先，要明确家庭教
育的本质是对家长的教育，这里面有系
统的理论内涵、科学的教育方法、文化传
承的底蕴。其次，政府要投资编撰0岁到
18岁的阶段性家庭教育教材。其三，要
统筹调动教育、卫生、关工委等政府职能
部门和社会公益力量，使家长教育与普
法学习落实到位。四是明确政府职能部
门与社会公益组织的职责分工，只有把
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家长的系统性教育
上，家庭教育有关法律才能真正落到实
处。

南京市政协委员、长江路小学校长
宋红斌说，现在任何一项职业都需要持
证上岗，只有家长没有，而家长恰恰最需
要持证上岗。她认为，可借鉴新加坡等
国经验，新生入学要领取教育卡，学生家
长也要领取家长卡，对学生对家长的学
习成长都要做好规划，按照课程系统化、
规范化学习。

江苏省副省长陈星莺说，江苏历来
崇文重教，家庭教育有良好的传统和经
验，家庭教育工作也一直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网上家长学校就是全国首创。
2017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把家庭教育指
导纳入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
并先后出台《江苏家庭教育工作“十三
五”规划（2016—2020年）》《江苏省家庭
教育指导大纲》等文件，推动《江苏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的实施。

陈星莺认为，未来需进一步完善推
进机制，教育部门和妇联担负着共同推
进家庭教育的重要职责，要加快建立教
育和妇联“双主体”责任机制，建立轮值
年度工作例会制度，牵头协调各方力量，
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形成政府、家
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格
局。 /新华社

家庭教育之伤：养不教谁之过？
“如今教育孩子的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情绪。”一位资深教育专家对记者说，其根源在于中国很多家庭教育已失去其立德树人的本质，沦陷

为学校知识教育的延伸。
记者在调研中真切感受到，一些家长深陷择校、考试、升学的压力，对孩子、对学校、对社会颇有抱怨，表现出种种无奈的焦虑、无语的惶恐、无力的脆弱。


